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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好多年前的文章。】

（一）

什么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精神呢？现代精神的核心是什么？

费曼在他著名的物理学讲义开篇即说，现代精神的核心是科学精神。但

我想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，现代精神之核心在于对不可知论的成功逃

离，在于确立认识之可能。没有神仙没有鬼怪，女娲或上帝，一切创世者

都是虚构的神话传奇。世界，是自足的，世界，是可以被普普通通的人所

认识的。正如爱因斯坦先生所言，这世界最不可理解之事在于，它是可以

理解的！

人可以认识世界，在我看来，这正是现代精神之核心。

认识世界是一个难题。认识之难首先在于真假判定之难，几千年前中国

的哲学家庄子先生已经观察到这一点，他说，假设我俩辩论，谁对谁错？

谁来判定？假如请第三人裁决，假使此人赞同我，则他与我共成一方，你

是另一方，双方观点谁对谁错？谁来判定？假使此人赞同你，则他与你共

成一方，我是你们的对方，谁对谁错？谁来判定？庄子先生最后的结论

是，“故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”！你看，这就斯多葛了，对吧？

认识之难还在于世界之浩淼而人力之有限，正如庄子先生后来说的“吾

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入无涯，殆矣！”，已经犬儒且将堕入虚

无了！

而科学，科学方法，克服了认识之难题。

科学如何解决真假判定之难呢？这依赖于科学方法的两块基石，其一

在于数学，在于普适的逻辑，其二在于实验在于归求诸自然。此两者，均

不以任何个人意见为转移。对或者错，要由事实来判定。科学方法特殊之

处，也正是其发挥独特而强大威力之处，正在于：它起于事实，经由普适

的逻辑，最后又回到事实，由事实来判别真伪。为求真知，我们不必像

庄子先生说的那样，先修炼成真，我们只要求之于科学方法就可以了。

科学上的真伪不以千差万别的个人意见为转移，通过科学方法真正确立

的科学知识，当然需要不断修正和逐步完善，但很难被彻底推翻。在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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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知识的意义上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牛顿理论的完善（当然，在观念

上，Einstein的新观念是一场革命），而不是颠覆，牛顿理论在合适的范

围内依然成立。如此，科学知识才是可以逐步积累的，个人生命极其有

限，但众人，以及一代又一代人智慧的累积之功，辉煌可观！的确，生也

有涯，知也无涯，科学正视这一点，坦然接受全知之不可能，但与庄子不

同，科学告诉我们：全知虽不可能，知却是可能的，只要坚持不懈，一步

一步下去，知的范围总会不断扩大，“殆矣”大可不必！

绕开对过往成就的彻底摧毁，与一切毁灭性的革命相反，科学提倡观念

上的革命，倡导持续发展。这一点持续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从启

蒙精神中对理性的强调，以及对社会渐进朝前发展的强调，到今天人们面

对经济以及环境等问题时，对可持续发展的呼吁。这呼吁声中，浸透了科

学精神。

因为科学发挥出来的巨大威力，过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时也会将人们

导入歧途：一种盲目的狂妄自大，权能崇拜，片面的对效率的近乎变态的

追求（常常以牺牲质量，牺牲人生的丰富层面为代价）。人们常常忽视了

科学起源于坦承人力之有限，起源于对“水滴石穿”的力量的深刻认识，

科学不说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，科学更接近于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，科学

说，我们智力有限，能力有限，但毕竟我们能做一些事情，试一试，一点

点来吧，让我们稳步前进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结果如何，殊非重要，无法

强求，尽力即可。

（二）

由此引到另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学术研究呢？尤其，为什么要搞那

些不实用的纯理论性研究呢？

那么，为什么要脊椎骨呢？手可以提，肩可以挑，双脚可用以走路，嘴

巴可以说话，甚至大脑，都可以用来打歪主意！脊椎骨有什么用？为什么

要脊椎骨呢？敲碎好了！纯学术研究之于社会文化精神，正如脊椎骨之于

人身，也许够不上中心枢纽，却不可或缺，是立身之本，对于现代社会，

尤其如此！是因为学术研究科学研究蕴含着最为纯粹的现代精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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